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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和百姓宣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预言是难以理解的奥秘.然而,基督却引导他的门徒注意先知但以理关于将要在他们那个时代发生之事的话,并说：‘读这经的人须要会意.’（马太福音24:15）而把«启示录»说成不可理解的奥秘的断言,也被这卷书的题名本身所否定：‘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为要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时候近了.’（启示录1:1-3）
先知说：“读的人有福了”——有人不愿意读,这福气不属于他们.“并且那些听见的人”——也有人拒绝听任何有关预言的事,这福气不属于这一类人.“并遵守其中所记载的”——许多人拒绝理会«启示录»中所包含的警告和训诫.这些人都不能领受所应许的福.凡嘲笑预言所论之事、嘲弄此处郑重赐下的象征的人,凡拒绝改革自己的生活、为人子降临作准备的人,必不得福.
鉴于启示所作的见证,人怎敢教导说«启示录»是一个奥秘,超出人类理解的范围？它是已被揭明的奥秘,是一本已经展开的书卷.对«启示录»的研究引导人的思想转向«但以理书»的预言,而两者都呈现了至为重要的训诲,这是上帝赐给人的,论到在这世界历史结束之际将要发生的事件.«大争论»,340.
“对«启示录»的研究会把人的心思引向«但以理书»的预言.”有些人只在«但以理书»中看到预言.然而,«但以理书»呈现两条真理的线索,而那些代表其预言的真理载于本书的后六章.前六章所呈现的是以事例阐明的预言,总体而言,至今仍未被人认识.在我们考察«但以理书»的前六章之前,我们将先说明为何其实在其后六章中只呈现了两则预言.怀爱伦通过提到示拿的两条大河指出了这两则预言.当我们接受她所阐明的象征时,我们就会找到关键,看到«但以理书»后六章中有且仅有两则预言.
但以理从上帝所领受的亮光,是特别为这些末后的日子所赐下的.他在示拿之地的大河乌莱河与希底结河的岸边所见的异象,如今正在应验之中;所预言的一切事件不久就要发生.给传道人的证言,112.
第八章的异象是在乌莱河边得到的.
伯沙撒王在位第三年,我但以理又得了一个异象,是在先前所见异象之后.我在异象中观看;观看的时候,见我在书珊城的宫中,这城在以拦省.我又在异象中观看,见我在乌莱河边.但以理书 8:1、2.
当我们摘取«给传道人的证言»中的那段文字——在其中怀特姐妹提到“乌莱河”和“希底结河”,并称它们为“示拿的大河”——我们是在剖析怀特姐妹著作中关于研读«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最重要评注之一的那一段.在这段文字里她说：“我们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上帝的话语;尤其是«但以理书»和«启示录»,在我们工作的历史上应当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如果我们仔细研读我们刚刚引用的«但以理书»第八章前两节,就会发现它们为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提供了两条内部证据.但以理说：“在伯沙撒第三年,有一个异象向我显现.”随后他又补充说：“这是在先前向我所显的异象之后.”这一节经文可以有两种理解,而无论哪一种,结论都完全相同.
天使加百列是把预言之光带给但以理的那一位,他对所有先知也都是如此,因为他已经取代撒但,成为天上的光明使者.这意味着,圣经中所载的一切预言准则,都是由加百列引导的.无论但以理是否明白,在第八章第一节中,他不仅指出了一个重要的预言性观察,而且在该节中为这一重要的预言性观察提供了两个见证.但以理在第一节所记的是,他在乌莱河边所领受的异象之前,曾经领受过一个异象.乌莱河边的那次异象是在伯沙撒第三年临到的;而先于乌莱河边异象的那次异象,则是在伯沙撒第一年临到的.
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作了一个梦,并看见脑中的异象;于是他把这梦写下来,述说其中的大意.但以理书7:1.
在第八章第一节, 但以理说明他也在伯沙撒元年得了一个异象,因为他说：“在先前向我显现之后.”乌莱的异象是在伯沙撒元年的异象之后显现的,还是在这两个平行异象中的第一个之后显现的？两种答案都正确.乌莱河的异象与第七章的异象是同一个异象.加百列运用了“重述并扩展”的预言原则,同时也运用了“凭两人的见证就可确立一事”的规则.这两个异象都论及圣经预言中的诸王国.
第七章的异象把那些王国描绘成猛兽,从而强调并将它们置于其政治权力的背景之中.第八章的异象则以来自上帝圣所服务的象征来描绘同样的那些王国,然而圣所服务中的每一个象征都被有意地篡改,以代表一种假冒的敬拜.但以理书第八章所描绘的王国与第七章的异象相同,但它把这些王国置于宗教的背景之中.
但以理书第八章的乌莱河异象重述并扩展了第七章的异象.第七章揭示了圣经预言中诸国的政治层面,而第八章则揭示了圣经预言中诸国的宗教层面.认识到这一点,就可以明白第七章和第八章其实是同一个异象.第九章中,加百列前来解释第八章异象中的时间要素.因此,乌莱河的异象代表了但以理书第七、八、九章.随后在第十章又介绍了底格里斯河.
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一件事显给那名叫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实的,但所定的时期很长.他明白这事,也明白这异象.那时,我但以理悲哀了整整三周.我没有吃美味的饼,肉和酒也没有入口,也没有膏抹自己,直到满了整整三周.正月二十四日,我在大河边,就是希底结河. 但以理书 10:1–4.
希底结河的异象引出了北方王的预言历史.它从亚历山大大帝帝国的分裂开始,描绘其后历史的起伏;最终,从亚历山大大帝旧帝国的瓦解中所剩下的,只余两位对立者：一位字面的南方王与一位字面的北方王.最终,它进入教皇制度的历史,教皇制度遂成为属灵的北方王;到了第十一章末了,他终必归于无有,米迦勒站起来,人类的恩典期结束.简要而言,乌莱河的异象是关于神的圣所与军旅的内部异象,而希底结河的异象则是在同一段历史中关于神及其子民之仇敌的外部异象.它运用了与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与七印相同的原则.
许多牧师不作努力去解释«启示录».他们称它为一本研究起来无益的书.他们把它看作一本封住的书,因为其中包含许多形象与象征的记载.然而,它所被赋予的这个名称——«启示录»——本身就否定了这种假设.«启示录»是一本封住的书,但它也是一本打开的书.它记录了将在这地球历史末后的日子里发生的奇妙事件.这本书的教训是明确的,并非神秘莫测、难以理解.其中接续了与«但以理书»相同的预言脉络.有些预言,主已经重复了,以此表明必须重视它们.主不会重复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文稿发布,第8卷,第413页.
但以理书所呈现的同样的内在与外在历史,也在启示录中得到承接.除了这两个异象所产生的预言之光之外,还有对威廉·米勒所采用、其后又被 Future for America 采纳的圣经诠释方法的印证.若予以恰当考察,但以理书以及启示录,都是用以证实圣经在其自身之中所界定的预言解读原则的名副其实的金矿.
乌莱作为内在主题,希底结作为外在主题,也代表将在“末时”被启封的两条预言.在1798年的“末时”,乌莱被启封;在1989年的“末时”,希底结被启封,当时,正如«但以理书»十一章第四十节所描述的,代表前苏联的国家被教皇权与美国所横扫.
当认识到这些事实时,也就可以认识到,这两个异象其实是一个异象,正如七个教会与七印所呈现的是同一段预言历史一样.于是,这两个异象就成为主在过去第一位天使的运动中所使用的途径,并且也将成为主在现今与将来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中所使用的途径,以产生一个如«但以理书»第十二章九至十节所述的考验过程.
他说：“但以理,你只管去吧,因为这些话已经封住并盖上印,直到末时.许多人要被洁净,得以洁白,并受熬炼;但恶人仍要作恶;恶人没有一个能明白,惟有智慧人能明白.”但以理书12:9-10.
以1989年希底结河的解封为例,请考虑启示所说的话.
在«启示录»中,圣经的所有书卷在此会合并告终.这里与«但以理书»互为补充.前者是预言;后者是启示.被封住的书不是«启示录»,而是«但以理书»中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的那部分预言.天使吩咐说：“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但以理书12:4. «使徒行传»,585.
乌莱和希底结都与末后的日子有关,但复临主义却只愿意承认1798年是但以理所说的“末时”,也就是他的书将被启封之时.然而,那段“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的预言,更准确地说,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的最后六节,因为这些经文的结尾是：当人类的恩典期结束时,米迦勒站起来.
如但以理书第七、八、九章所指明的审判异象,被封住,直到1798年的“末时”.那（解封的乌莱异象所发出的）亮光,是宣告查案审判的开始,而不是审判的结束.与希底结异象一同解封的亮光,则指明查案审判的结束,而且它也就是但以理书中那段包含“与末后的日子有关的那部分预言”的经文.
1798年的解封宣告了查案审判的开始.1989年的解封宣告了查案审判即将结束.阿尔法与欧米伽的标志在但以理书中很容易看见,但前提是你知道那是什么,并且愿意去寻找.
当恩典时期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四十五节结束时,阿尔法和俄梅伽的署名被记载下来.但以理书的开头准确地说明它将在哪里结束.它以历史上的巴比伦与历史上的以色列之间的一场真实的战争开始,而历史上的巴比伦获得了胜利.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围困了耶路撒冷.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和神殿的一部分器皿交在他手里;他把这些器皿带到示拿地他神的庙里,又把器皿放在他神的库房中.但以理书 1:1、2.
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四十五节中,属灵的巴比伦（象征为“北方王”）与属灵的以色列（代表“荣美的圣山”）之间的属灵战争告终,属灵的以色列战胜了属灵的巴比伦.
他必在两海之间、在那荣耀的圣山上,支搭他王宫的帐幕;然而他终必来到尽头,无人帮助他.那时,那为你本国之民站立的大君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必有患难的时候,是自从有国以来直到那时未曾有的;那时,你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但以理书 11:45;12:1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是一本书：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是一体的.一本是预言,另一本是启示;一本是封住的书,另一本是打开的书.约翰听见雷声所说的奥秘,但他被命令不要把它们写出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圣经注释»第7卷,第971页.
这两本书,其实是一本书,是天使加百列先知性教导的杰作.我之所以这样写,深知加百列传达给但以理和约翰的启示出自耶稣,而耶稣是从父那里领受的.我的用意并非要高举加百列,而是要高举两本书中诸多证据所揭示的深刻启示,即阿尔法和俄梅伽如何设定了圣经诠释的预言规则,并使这些规则在这两本书中得以体现,如果我们愿意看见.
让我提醒你们：此刻我的目的与意图并不是要提出对乌莱河与希底结河这两个预言的诠释.我的目的与意图是处理«但以理书»前六章中的预言.我只是要论证这样一个事实：«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或许是神的话语中结构最为精深的书卷.它们既传达预言的信息,也揭示神的品格,并且指明,人若要明白这些预言并认识那位赐下预言的主,必须遵循哪些准则.
这些书卷深奥性的另一个例证,是但以理对«利未记»二十六章“七次”的阐述.“七次”的预言过去就是,如今也注定要成为神子民的“绊脚石”,无论在古代以色列、第一位天使的米勒派运动中,还是在当今与将来的第三位天使的运动中.“绊脚石”按最简单的定义,就是明明在那里,你却没有看见的东西.因此,一旦你在«但以理书»中认出这“七次”,你就会看到它确实在那里,但你也会看到,对那些选择不看见的人,它是隐藏的.
在语法上明明是公开的,却能把某物隐藏起来,这是一项非凡的成就;这样的手法无法被写进任何人类的推理小说.这是一件杰作,因为它就在那里;对不愿绊倒的人来说,一目了然,而对选择绊倒的人而言,却无论如何也看不见.可以说,这正是“明处藏身”.它由人性与神性的结合而成就.
我之所以这样断言,是因为我想在此提醒大家,自至少1957年«教义问题»出版以来,复临信仰内部就有一种天主教式的教导,而在Future for America的现时真理运动中,这种教导也不义地抬起了头.其观点是,基督在道成肉身时,并未取用祂从马利亚所承受的肉身.当然,持守这种教导的人并不会那样表述,但他们教的无非就是这一点.我称之为天主教的教导,因为“基督的肉身像亚当犯罪之前的肉身一样纯洁”这一前提,正是天主教在其所谓“无玷始胎”教义中所采用的撒但式逻辑.若你不熟悉这种异教的“无玷始胎”教义,它教导说,基督的肉身是以超自然的方式造成的,正如亚当在他与夏娃犯罪之前所具有的下层本性;或者说,基督拥有亚当堕落之前那无罪的本性.它还教导说,马利亚本人也被奇迹般地赐予了亚当犯罪前那未堕落的肉体本性,好使她成为圣灵的完美器皿,使婴孩耶稣在她完美的肉身中道成肉身.
当然,在复临派中,那些在耶稣肉身问题上坚持同样结论的人,并不拿任何与玛利亚有关的神迹作依据,却曲解怀特姐妹和圣经的经文,来教导同样的天主教观念.我为什么刚才离题,转离对«但以理书»的讨论？我来回答.
«但以理书»和«启示录»的奇妙结构与布局,是由人性与神性的结合所成就的.耶稣是神的道,圣经是神的话语.耶稣的神性与人性在圣经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的话语是神圣的,包含改变人心与意念的创造大能.这些话语就是使万有从无而有的同样大能.然而,神所拣选作为记录圣经之器皿的人,都是罪人.人这一面是由堕落的人类来代表.圣经兼具人性与神性,而先知也是罪人,正如亚当的一切子孙一样.基督在思想、言语或行为上从未犯罪,但他确实取了马利亚的肉身,那时人类已历经四千年的堕落.若他确实取了亚当未犯罪之前较低的肉体性情,那就意味着每一位圣经作者也都必须是无罪的.
«但以理书»中“七次”的“藏在显处”之所以得以成就,不仅出于但以理所记录的话语,也出于那群翻译«钦定版圣经»的堕落之人.堕落的人类曾两次接触«但以理书»,而所成就的一切,若非上帝的神圣护理与看顾,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
在我们的下一篇文章中,我们将开始说明神与人是如何把«利未记»二十六章的“七次”明明白白地隐藏在«但以理书»中,因为上帝预先知道,甚至设计,要使它成为既第一位天使运动中的人又第三位天使运动中的人的考验“绊脚石”.
但以理从上帝所领受的亮光,是特别为这些末后的日子所赐下的.他在示拿之地的大河乌莱河与希底结河的岸边所见的异象,如今正在应验之中;所预言的一切事件不久就要发生.给传道人的证言,112.




